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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调查

城镇化不是非要农民进城
成都两个农业大村的“就地城镇化”尝试
文/片 本报记者 任鹏

拆旧建新

农民住进“别墅区”

3月28日，午后的暖阳照在南苑东路88
号50栋4户的一座蓝瓦黄墙二层小楼上。

老伴在楼前整理菜园，78岁的毛元富就
坐在客厅沙发上，听着DVD里播放的《洪湖
水浪打浪》，兴致浓时，不由跟着唱起来。

这栋别墅样式的二层小楼大约130平
米，坐落在成都市双流县三星镇南新村。
它的主人，是农民毛元富夫妇和儿子一家
三口。

毛元富家老房子的旧址就在这里，几
十年里，老房子从土坯房变成砖瓦房。两
年前，作为镇上的农业大村，南新村实行
土地综合整治，通过对民居拆旧建新，实
行集中居住，整理土地。老房子被拆掉后，
毛家住进这座二层小楼。

“隔壁还有一套房子也是我们家的，
那个面积小点。”毛元富的耳朵有点背，他
伸出手指比划着对本报记者说，“家里五
口人，每人可以置换30平米，剩下的面积
补钱，总共补了27000元。”

在这座让毛元富觉得像城里人住的
楼房里，天然气、有线电视和光纤都通了
进来。只有从旧家具和摆设上，还能看出
这是个农村家庭。

毛家每人还有几分地，搬进新房子不
方便的是，得想办法安置那些种地用的农
具。

像毛元富家这样的二层小楼，南新村
还有217套。其余几百户村民住宅条件稍
差一些，是城里更常见的多层楼房。

这个村庄并不像是传统认知中的农村。
一条画着停车位的主干道两侧，是各式各样
的二层小楼、多层楼房，村里的小湖、木栈
道、花园、楼间绿化，让参观者有些恍惚。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小区是没有大
门和围墙的。”在与南新村相距十几公里的
籍田镇地平村，村支书邹先根说，“村里安了
48个摄像头，每个位置都能看清楚。”

这个集中聚居区还有一个名字：地平
新家园。163栋连体二层、三层小楼以及处
处存在的绿化，让这处有着596户居民的
聚居点，像是一个别墅区。

邹先根告诉本报记者，和南新村一
样，2010年籍田镇实行土地综合整理，实
行村民集中居住，农民的旧房、旧院拆除
得到补偿，换到了这样的新楼房居住。

“旧房每平方补偿540元，人均享受30
平米的免费置换面积，村民住新房，补差
价就可以。村里只有100多户村民补钱，其
余400多户村民没花钱住新房，还能再拿
到补偿，最多的一户拿到29万元。”邹先根
介绍说，“一家四口的住三层房，三口人住
两层房，还有一家五口人住两套房子的。”

足不出村

享受20多项公共服务

在地平村这片占地140亩的聚居区，
本报记者围着村前屋后转了一圈，没有发
现一处垃圾堆，甚至没有一点随意丢弃的
垃圾。

地平村入口处的物业办公室给出了
答案。地平新家园聘请了物管公司，对聚
居区物业实行市场化管理，物业人员聘请
的是村里人。

在邹先根看来，地平村是新型城镇化
融合了新农村建设发展起来的。

“聚居区建设和农民居住环境改善，
本身就是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最基本
要求，但不能仅仅让农民住上新楼房，公
共服务和公共配套的发展，才是城镇化推
进的核心和关键。”邹先根说。

对口负责地平村的籍田镇工作人员
杨扬介绍说，地平村每一户村民，都享受
21项公共服务配套。

“村里有ATM机、健身场地、商业街、
农贸市场、医疗卫生和便民服务，还有污
水处理和垃圾的集中处理，这些生活设施
和配套，基本上和城里人是一样的。”杨扬
告诉本报记者，“村民都参保了新农合保
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虽然基数和城里
人相比少了一点，但农民还有自己的土
地，粮食和蔬菜可以自给自足。”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医疗卫生服务站和
文化体育活动中心都集中在聚居区的南部。

下午4点左右，活动中心里挤满了人。

几位老年人说，白天可以在养老服务中心
和活动中心里呆着，周边有餐馆可以吃
饭，一顿饭三块多钱，晚上回家休息，基本
不用在外打工的儿女们操心。

南新村也同样如此，拥有的不只是外观。
三星镇党政办刘娟向本报记者介绍

说，村民们可以享受到包括天然气、水电
在内的23项公共服务配套。村里的大市
场、幼儿园、小超市、卫生室这些配套都
有，基本能够实现小病不出村。

只要花5元钱，在便民服务中心门口，村
民就能坐进一个健康舱。这个白色的健康
舱，可以通过自动感应，对心电、血压以及
肝、胆、胰、脾、肾进行B超检查，还能检测早
期癌变，并通过设备远程咨询医生。

这种健康舱和医院联网，在成都市双
流县众多村卫生服务中心广泛分布。“城
市人能享受到的，南新村这个示范点的村
民们，也都能够享受到。”

毛元富家客厅里，摆放着两张他们一
家人和习近平的合影。

“2011年，习近平到南新村视察时认
为，南新村就是他理想中新农村的样子。”
双流县一位官员对本报记者说。

北京市农委副主任李成贵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
向农村延伸也是城镇化的一种途径，而不
一定非要通过让农民进入城市或把农村
变成城市来实现城镇化。

“加快这一进程，基本途径是使城乡
社保标准逐渐接轨，提高农民的社保水
平，并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李成贵
说，“新型农村社区本身就是城镇体系重
要的节点。”

土地流转

农民在家收租子

地平村的变化，始自2010年6月开始
的土地综合整治。

“村民以前都是散居，实行集中居住之
后，整理出了500多亩土地，除去聚居区的
140亩，新增耕地400亩。”邹先根告诉本报记
者，“目前，地平村流转出去的土地超过2000
亩，占全村耕地的一半还要多。”

邹先根算了一笔账：村里的土地流转
主要是出租，每亩地折合收益是1500元左
右，村民人均有土地接近1 . 5亩，这样算下
来，每个人的土地收益就有2000多元。

“流转出去就是收益，不管是出租10
年还是20年，每年村民都会提前拿到支付
的租金。”在南新村村主任郭应和看来，土
地流转不仅改变了村民的生活，也改变了
他们的生产方式。

“村里处在丘陵地带，过去村民种水
稻、种小麦，靠天吃饭。说实在的，单纯靠
种地是赚不到钱的。”郭应和说。

刘娟介绍说，南新村是三星镇新型农
村和城镇化的试点。在2005年就开始了农
用地整理，到2008年开展了拆院并院，老
宅基地复耕，通过这两种方式，节省出了
500多亩土地。

“这些土地大部分都挂钩项目了，政
府以每亩地18万元的价格收购用地指标，
村里通过这些项目拿到的钱，来给村民建
设、安置。”郭应和说。

2010年，南新村成为成都市级土地综
合整治示范项目。979户农民集中居住，占
全村人的四分之三。全村流转出去的土地
超过2000多亩。

“南新村是最先尝试的，在三星镇提供
了经验与示范。目前，三星镇6个村、1个社区
基本都进行了土地综合整治。”刘娟说。

配套产业

他们像城里人一样打工

郭应和理解的是，一切发展的背后，

是产业的支撑。
“没有产业，土地就流转不出去，即使

流转出去了，也无法长久。而如果没有产业
解决农民的工作问题，农民既没有收入，新
城镇化建设也不会稳定。”郭应和说。

刘娟告诉本报记者，南新村土地流转
后，基本上都被建设成为规模庞大的草
莓、杨梅农业园区。在南新村，民间资金、
家庭农场、现代农庄等市场主体，建成了
13个专业合作社，12个现代农庄。

“有园区就能保证就业。这些园区把
村民返聘回去，村民除了土地流转收益
外，每月还能靠打工挣钱，也就拿到了两
份收入。”郭应和说，“在园区打工收入稳
定，一个月能收入1500元左右。”

记者了解到，村里劳动能力强一些、有
技能的基本不会留在园区，都去双流县和成
都市打工，收入会更高一些。

郭应和介绍说，2012年，南新村人均纯
收入是13706元，高于三星镇人均纯收入。

土地流转之后，在三星镇形成了“三莓
(梅)三子一凤凰”7个新农业产业。这些产业
既有农村合作社，也有社会资金进入。

“其中，冬草莓产业园区4000亩，是日
本过来的品种，杨梅有5000亩，蓝莓1500
亩。”刘娟说，“不同于传统的农业产业，这
些农产品都是高端的，产品附加值极高。
冬草莓一斤能卖到七八十元，蓝莓卖到
200元一斤，大多都出口了。”

“村里也搞农业合作社，由村民带头，
入股发展。现在地平村有水果基地、蔬菜
基地500多亩。”邹先根介绍说。

尽管双流县不是农业大县，但定位和功
能却使得南新村和地平村具备了农业优先发
展的条件，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成为了依托。

“南新村承担着龙泉山生态保护功能区
和天府新区南部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功能区
两大任务。而地平村是成都市级的粮油基
地。”双流县委宣传部新闻宣传科科长黄建
平对记者说，“这两个村能够成功发展农业
产业园区模式，另一个关键因素是背靠成都
这个大市场，并能辐射西南。”

黄建平介绍说，双流县推进的工业向
集中发展区集中，也为各个村的农业产业
发展提供了一种保证。

“工业园区不仅在吸聚资金、人才、技
术、项目上有优势，同时也保证了每个镇、
每个村不会再单独接受工业项目，避免了
城镇化之后农村的工业污染。”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贺铿主张，可持续的城镇化最根本
在于发展配套产业，目前，农业产业收益
率不高，未来需要研究如何提升农业本身
的吸引力，改变农业的弱势现状，让转移
出来的农民在家门口就业。

“大量农业用地和农业人口转移，农
业生产基础甚至有可能会被削弱；没有增
长，农民的就业也谈不上，有可能引发更
多社会问题。”

全国城乡统筹看成都，
成都城乡统筹看双流。在成
都，这样的说法广为流传。

6年前，成都获批全国统
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期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让农用地
流转起来、在农村提供社会保
障与公共服务配套，是城乡统
筹并行的两个内容。

而在更早的时间里，双流
县已经进行了这样的尝试。

3月28日开始，本报记者
在几天时间里采访了双流县
南新村和地平村两个农业大
村，它们的发展至少提供了
一种农民在家门口“就地城
镇化”的可能与思路：城镇化
的发展，农民并不一定非要
进城。

78岁的毛元富站在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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